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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水 开 始从 水 开 始
——《《大同大同》》之一之一

侯建臣

低洼之地，聚水成湖。
世界从此开始。

《诗经·十月之交》云：“百川沸腾，
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是什么人，说的什么时候，大致是
说不清楚的。但于现在的人而言，那
肯定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事了。也许，
说的就是从前的从前，说的就是跟这
地方一样的许多地方。

这北方，原本是原始古陆。四周
是高起的山峦，山峦之上有清澈的泉
水潺潺而下；到了暴雨时节，肆虐的水
流则是奔涌，如万千巨兽，声振天地。
中间低地，如碗如钵，如天之下巨大的
盆，以若谷的胸怀，将这天地间数不清
的巨流，收集。

雨过天晴之后，这盆水如镜，照出
天之高、云之幽；照出日月星辰那时那
不一般的模样。

这从上天的某一个角度，看上去
盆一样的湖，是后来的大同湖。这湖
是从什么时候有的，又是怎么形成的，
若干若干年之后的人，只能以现存地
质变化的数据以及概念，逐渐推演，形
成大致的论断。

地球原也是一个有年龄的球体，
据考已有 46 亿岁。在这 46 亿个大致
的年里，如人体般，地球这个生命体也
在发生着变化。大约在地球生命过程
的中生代末期和新生代初期，地壳开
始剧烈运动，大同这片土地下陷，四面

群山耸起，高低起伏。群山形成的坡
地，逐渐变得平缓，在山与山之间、坡
与坡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盆
状大坑，从天而降的雨水和由山上漫
下的水流，越聚越多，便成了碧波万顷
的大同湖。

这湖，广达 9000 多平方公里，浩
瀚无际，碧水连天。它的形状就是周
围大山或者高地围起来的形状；它的
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山西大同的阳高、
天镇、浑源、广灵、左云，朔州的右玉、
怀仁、山阴、应县，河北的阳原、蔚县等
地。

这湖，如一面闪光的镜子，照出日
月，照出星辰，照出这一地域悠悠过往
的白云。此地天空的蓝，是这湖的蓝；
天空的黑，是这湖的黑；天空的闪电，
是这湖的闪电；天空的阴沉，是这湖的
阴沉。

数百万年过去，大同湖地区又一
次地动山摇，湖中的火山爆发，灼热的
岩 浆 从 湖 底 喷 出 ，大 同 湖 水 顿 时 沸
腾。热浪滚滚，水汽升腾，迷雾笼罩着
湖面，灾难从这湖面开始，逐渐扩散。
湖里的生物有的被煮成熟肉，有的干
脆化为灰烬。湖边的动物纷纷逃遁，
死 的 死 ，残 的 残 ，狼 藉 一 片 ，惨 不 忍
睹。地火时断时续地喷发，不知道过
了多长时间，地火似乎累了，喘息着，
呻吟着，慢慢地停止了。在湖的偏东
偏南方向，原来的山体裂开一道峡谷，

湖水外泄。火山留下的山丘露出地
面，黑山、金山、狼窝山、阁老山、老虎
山、牌楼山、昊天寺、双山、磨儿山、牛
头山等出现。从此大同湖消失，大同
盆地再现。

另 有 一 说 ，约 3 万 年 前 ，天 地 异
动，山裂地陷，东边的山破裂，一条长
谷创伤般，撕扯出大地的疼痛。没有
血迹，水便替代了。拘束久了的湖水，
似是受到了什么力量的吸引，缘谷而
行，一泻而下。一波水涌出去，另一波
水顶上，前呼后拥，前赴后继，湖里的
水越来越少，湖开始逐渐萎缩。而那
条据说是“桑葚熟时，河水干涸”的桑
干河，就是这时形成的，它跟其他若干
条像它一样的河，把高出河床的水泻
出去，成为曾经的大同湖水的出口，蜿
蜒着，曲折着，流淌出九曲八弯的河流
故事。而大同湖，则变得越来越小，越
来越小……

当 然 也 有 故 事 和 传 说 。 中 国 最
古 老 的 故 事 ，就 是 开 天 辟 地 ；然 后 ，
是 日 月 、山 川 、河 流 、湖 海 形 成 的 传
说。大同湖的故事应该是大同最古
老 的 故 事 。 据 说 ，那 个 在《西 游 记》
里领着哮天犬大战过孙猴子的天神
二 郎 ，担 山 过 海 ，走 到 大 同 这 个 地
方 ，许 是 累 了 ，或 者 是 为 了 看 景 ，把
两座山放下，堵塞了桑干河，大同这
地 方 便 汇 聚 成 一 片 汪 洋 。 有 人 说 ，
现 在 六 棱 山 的 东 侧 ，还 有 二 郎 担 山

的扁担孔。有的人也把大同湖称作
洪洋江，说有一年下了好多天大雨，
洪 洋 江 的 水 猛 涨 ，眼 看 就 要 淹 没 周
围所有的村庄，玉帝派神猪下凡，神
猪 的 嘴 当 然 不 是 一 般 的 嘴 ，没 用 多
久，就拱开一条宽大的缝隙，洪洋江
水顺隙而下。

肯定还有很多很多，对于洪荒，对
于上古，对于离现在非常非常遥远的
过去，说得多么神奇、多么荒诞，都不
过分。

究竟是先有了大同湖，后有的桑
干河；还是先有了桑干河，后有的大
同 湖 ，需 要 人 们 充 分 发 挥 想 象 力 。
谁 的 想 象 力 更 强 大 、更 睿 智 、更 善
辨 ，谁 就 是 胜 者 。 所 以 定 论 只 是 暂
时的，想象会跨越时间，也会跨越时
代，更会跨越脑子、眼睛与包括腿在
内的四肢。

“ 天 地 玄 黄 ，宇 宙 洪 荒 。 日 月 盈
昃，辰宿列张。”因了那湖，因了那水，
也因了那天与地、日与月的因果，这湖
之边，继续着时间的行走，也延续着故
事与想象的行走。

一

公元 1446 年，是明英宗朱祁镇在位
的第十一年，建国已 79 载的明王朝，江
山稳固、百川安澜，就是这一年，大明首
任代王朱桂在位于塞北大同的府邸代
王府内溘然长逝。

一时间，代王府悲风骤起。生前荣
耀也好，落魄也罢，享年 73 岁的朱桂，告
别了他苦心经营的代王家族，从此再也
不会知晓父皇朱元璋一手缔造的王朝
将何去何从了。

《明史》曰：“正统十一年，桂薨。”简
简单单几个字，给历史爱好者留下解读
的空间。正统十一年，是农历丙寅年，
明王朝已是六任皇帝坐江山，而塞北的
茫茫原野，自古便有的春荣秋衰，更是
年年复年年。朱桂生于大明建国不久
的 1374 年，彼时，群雄逐鹿的烽烟似乎
还未散尽，而他离去的 1446 年，于平稳
运转的王朝而言，不是什么特殊年份，
除了广西部分瑶民起义、朝中宦官开始
世袭官职外，没有别的大事发生。

然而，三年后，1449 年夏秋之际，在
一场名为“土木堡之战”的大战中，明英
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围困并俘获，给明
王朝画上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笔，也是
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深刻影响了其后
的命运走势。所谓“多事之秋”，正是此
意 ，而 朱 桂 永 远 不 会 知 道 了 。 他 的 墓
葬，以藩王应有的礼制和规格，落成于
今日大同城外东北方向的马铺山下。

朱桂离去，是在农历十二月
十二，大同天寒地冻。属于代王
家族的一个时代，就此落幕。当
他的孙子朱世壥坐上继任代王
的宝座时，代王府又延续了往日
的繁华，日升月落，桑干浩荡，一
切复归原样。

二

我不止一次写过朱桂，倒不是因为
对他本人有多感兴趣，而是他以大明初
代藩王的身份，坐镇塞北大同，长达 50
余载，谈及大同的历史，怎能绕过他呢！

我们这座塞北古都，有太多故事在
历史的风起云涌里被裹挟流传，也有太
多 背 影 在 时 光 匆 匆 的 脚 步 里 值 得 构
想。从历史典籍中勾勒真实的朱桂，显
然有些模糊，而岁月的风情与浪漫，又
岂是一张面孔、一个背影所能呈现的！

2018 年秋，我还在大同九龙壁做志
愿讲解员，而九龙壁，是代王府留在这
个世上最有名的遗迹。一个天气微阴
的 午 后 ，有 一 位 朱 姓 老 者 携 带 自 家 家
谱，来找我聊天。之前，同样在九龙壁
做 讲 解 员 的 朱 琪 ，和 这 位 老 者 提 到 了
我，还说这位朱姓老者是她的本家，而
他们可能都是朱桂的后代。老者听说
我 在 讲 解 九 龙 壁 ，大 概 多 少 知 晓 些 朱
桂 家 族 的 往 事 ，便 想 带 着 家谱来和我
探讨。这是一份真诚的信任，于是我跟
朱琪约好了与这位老者见面的时间和
地点。

一位老者、一部家谱，会抖落什么
样的历史气息呢？

老人鹤发童颜、身板硬朗，退休前
是一名教师，谈吐自然不凡。他将带来
的《朱氏家谱》摆在我面前，让我原本有
过的某些虚无缥缈的猜测，一下子似乎
变得毋庸置疑了。我相信，不管是朱琪，
还是她的这位本家，都无法还原一个具
体而真实的朱桂形象，但历史的趣味和
扑朔迷离，恰恰就在这些亦真亦幻间，何
况，我们所聊，涉及的皆为大明王朝，尤
其是朱桂，自然十分投入，而老者的言语
间，透着些许作为朱桂后代的荣耀。

他说，这部《朱氏家谱》，是一代代
传下来的，有增补，有订正，有改写，往
上追溯，已经十三辈了，甚至更早，到他
这一代，说不清有多少年了，虽有讹误，
但总体是不会错的。家族宛如一棵枝
叶繁茂的大树，一代一代繁衍下来、续
写下来，出现差错，在所难免，但根与本
不会错，那就是，他们一定和朱桂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代王家族传代到
今日的子子孙孙。

我细细聆听老者聊家族史，似乎某
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真能牵出和朱桂有

关的往事。600 年了，即使翻阅皇皇《明
史》，也不可能给某个历史人物以精准
画像，况且朱桂，在大明的皇亲贵胄里，
算不上太过煊赫，只是大同人知道他，能
说出个一二来。然而，翻阅这部《朱氏家
谱》时，我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在
一段貌似碑拓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朱公
讳桂，字‘天香’”几个字。这是之前阅读
其他相关史书时没有见过的，连《明史》
中记载朱桂的章节都没有提及。

我眼前一亮，心想，“嗬，好一个朱
桂，《明史》里用‘性，暴烈’来描述你，而
你竟有个如此浪漫又风情的字？”再细
看，便是对他生平的简要介绍：“始祖敕
封大同府代王，妣氏诰夫人，共生子十四
人，长袭封，余各封王爵，各守宗产，立十
三王府云。”这些，和正史并无多少出入，
不得不使人相信这部家谱的真实性。

朱姓老者，我称朱老师，绘声绘色
地谈及家族的变迁——有的是他的记
忆，有的是父辈的讲述，而一旁的朱琪，
则作为更晚的晚辈，以在九龙壁讲解大
明历史的经历，用心聆听这些遥远年代
的风云起伏。

明太祖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名

皆 为 单 字 ，且 从“ 木 ”，而 位 居
十 三的皇子，取名“桂”，便是坐
镇大同的首任代王朱桂。桂，有
多重释义，其中作“木樨”解时，
即 为“ 桂 花 ”，味 芳 香 ，可 做 香
料。这大概是尽人皆知的。八
月桂花遍地开，多么美好的景致

啊，纵然大同没有桂花，但以“天香”作
字，想必，他在茫茫塞北，亦能时时想起
南京故里的浓浓桂花香吧。

眼前是一幅美景，有历史交织的错
落。

我向朱老师求证家谱里这一纸碑
拓的来由，他说，他也说不清了，自打见
到这部家谱时，里面便附了这些内容，
后人若有修订和再版，都是完整保留。
我翻阅着这部难得的《朱氏家谱》，还希
望能发现一些之前没有听过、没有见过
的记载，但没有了，其余的多为《明史》
相关内容的誊抄。在他们朱姓后辈儿
孙组成的这棵葳蕤的家族大树前，一股

“天香”沁人心脾，我恍然感觉朱桂就在
眼前。

历史呵，有多少的风情与浪漫为今
人追索。

三

那个午后，我们从朱元璋建立大明
王朝，聊到朱桂分封大同，又聊到明末
改朝换代的波澜壮阔，相谈甚欢。

和朱老师告别后，我与友人择日去
了大同东北方向的马铺山下。在“代藩

九墓”遗存前，静静遥想 600 年前塞北第
一座大明藩王墓落成的盛况。明明知
道眼前的墓葬早已倾圮，但我还是希望
能够捕捉一些历史的气息，而历史的气
息何曾断过呢！

从马铺山下的“代藩九墓”归来，我
又去了与九龙壁一路之隔的代王府，红
墙碧瓦，雄伟壮丽，纵然为复建，但曾经
的王府，就在这原址上辉煌了 250 多年，
几乎贯穿明朝始终。我想，当年王府阖
家上下，没有人敢轻易提及朱桂的名字
吧，那么，久而久之，有多少人还记得这
位 代 王 家 族 的 开 创 者 有 个 好 听 的 字
——天香？

每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不同，但呈
现在塞北蓝天之下的，是古今一样摄人
心魄的景象，而代王府与九龙壁遥相呼
应，俨然梦回大明。《明史·列传·诸王·
朱桂》记载，朱桂晚年的时候，“尚时时
与诸子逊炓、逊焴窄衣秃帽，游行市中，
袖锤斧伤人”。或许，正是这些记载，让
不少大同人觉得这位曾经的代王飞扬
跋扈，恃权从恶，甚至劣迹斑斑，然而，
会有人知道吗，他有个好听的字：天香，
这跟史籍里记载的他的性格简直大相
径庭。

真实的历史已无从知晓，而且，时
代的风云不再激荡，只有今天的人还在
来来往往。我要是仍在九龙壁做讲解
员，一定不忘告诉听者，这座龙壁的主
人 ，是 大 明 开 国 皇 帝 朱 元 璋 的 第 十 三
子，名桂，字“天香”。

看岁月的风情与浪漫
许玮

灯会地点者，大同城墙也。我
登 城 墙 观 灯 会 ，手 抚 木 楼 思 大 同 。
大同——十大古都之一，首批历史
名 城 ，国 际 美 食 之 都 ，中 国 雕 塑 之
城 。 大 同 之 史 ，上 溯 邃 古 ，火 焰 喷
吐 ，地 壳 摇 动 ，水 陆 变 迁 ，坤 维 绝
崩 。 于 是 ，湖 尽 而 变 盆 地 ，川 失 而
成山岭。南耸恒山而布道行，西崛
云冈以播梵音。武灵射胡，名震华
夏 ；道 武 建 都 ，功 铭 平 城 。 秦 皇 祭
岳 ，汉 武 巡 垠 ；蒙 恬 卫 疆 ，徐 达 筑
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四城墙
巍峨挺立，八旁门悠然畅通。巍巍
王 府 ，栩 栩 九 龙 。 华 严 善 化 寺 ，清
真纯阳宫。五馆抱一湖，一河连二
城。古城古韵鼓华夏，新市新姿兴
大同。

灯 组 悟 空 ，气 势 恢 宏 ，奋 起 千
钧棒，澄清万里云。大西天取经回
国 ，花 果 山 持 戒 修 行 。 般 若 禅 定 ，
布 施 精 进 。 惩 魔 妖 ，历 雪 风 ，行 大
道 ，度 众 生 。 风 云 似 幻 ，岁 月 如
轮 。 忽 观 华 夏 大 地 ，惊 现 大 同 胜
境 。 于 是 ，过 雁 门 关 口 ，历 五 台 山
岭 ，一 路 奔 波 ，七 日 驻 同 。 游 览 城
墙 ，遍 访 名 胜 。 步 行 云 冈 峪 ，感 受
武周情。云冈门阙气势伟，昙曜雕
像 风 骨 硬 。 山 堂 水 殿 ，烟 寺 相 望 ，

悟 空 远 眺 ，林 渊 锦 镜 。 石 窟 挺 石
佛 ，国 力 雕 国 魂 。 罗 刻 于 山 岭 ，万
亿 化 身 ；守 护 于 洞 府 ，百 千 忠 魂 。
行者走进巨窟，悟空朝拜大雄。于
是 ，大 地 升 瑞 气 ，高 天 现 祥 云 。 美
也云冈！壮哉悟空！

灯 组 木 兰 出 征 ，气 势 雄 壮 凌
云。引人围观，令我感动。一首古
辞 ，千 载 名 文 。 木 兰 者 ，替 父 从 军
女 英 雄 。 幼 而 习 武 术 ，长 而 见 真
功。与时势俱进，和国光同尘。忽
闻军书令，震惊全家人。木兰备鞍
马 ，勇 士 替 父 征 。 临 晓 起 寒 雾 ，挥
泪别亲人。朝辞小山寨，夜宿大本
营。将士百战死沙场，木兰十年回
平 城 。 众 将 见 天 子 ，天 子 坐 明 堂 。
皇 帝 下 令 封 高 官 ，木 兰 不 受 尚 书
郎。愿骑快马去，送儿回故乡。脱
我 新 战 袍 ，穿 我 旧 衣 裳 ，出 门 见 战
友，大伙皆惊茫：朝夕相伴为男身，
竟然不知是女郎。木兰笑开怀，伙
伴 泪 盈 眶 ，相 拥 感 天 地 ，互 诉 暖 心
肠。

灯 组 北 岳 恒 山 ，引 我 身 心 入
胜 。 位 列 中 华 国 山 ，名 传 世 界 城
镇。千古真不朽，万世永彪炳。三
辰 照 地 ，登 临 北 岳 歌 大 化 ；百 善 回
天 ，展 望 南 空 忘 虚 容 。 天 峰 突 兀 ，

翠 屏 形 成 ，禹 封 北 岳 ，世 传 盛 名 。
叠 嶂 拔 峙 而 动 地 ，雄 壮 神 奇 而 感
人 。 秦 皇 汉 武 ，朝 拜 恒 岳 ，将 帅 征
战 ，史 册 留 名 。 李 白 贾 岛 ，霞 客 好
问。闾钲毓美，米芾开东。世界奇
观悬空寺，华夏胜境翠屏岭。路承
绝顶，三圣同堂劝凡世；门架浩天，
万 人 共 岭 朝 大 雄 。 抬 困 脚 兮 而 登
顶 ，放 醉 眼 兮 而 生 情 。 山 鸟 飞 舞 ，
林涛翻滚，长城逶迤，黄河奔腾，五
岳齐诵，九州共咏，中国盛昌，世界
大同！

大 同 灯 会 ，效 应 轰 动 ，一 经 传
播 ，九 州 闻 名 。 华 灯 盛 开 ，夜 幕 降
临 ，欢 歌 载 舞 ，人 海 涌 动 。 永 泰 关
城兮灯火锦绣，神蛇灯组兮壮丽恢
宏。漫步绕行而气爽，驻足仰望而
神清。登城墙兮望夜市，观灯火兮
思 太 平 。 县 区 灯 组 ，东 墙 列 阵 ，规
模宏大，气场逼人。全境北岳兮神
奇浑源，边塞风光兮魅力左云。果
蔬阳高，人文荟萃；颐养广灵，风雨
畅顺。云州黄花兮火山土养，天镇
长城兮三省鸡鸣。福地山水，滋养
灵 丘 ；古 堡 名 胜 ，护 持 新 荣 。 聆 听
梵音，感受南郊；游览圣境，拥抱平
城。打造桥头堡，融入京冀津。壮
哉！展望地球村,实现中国梦！

优秀的人好像具备相似的共性，
就 像 某 种 特 定 环 境 下 生 长 起 来 的 一
朵 花 、一 片 叶 、一 只 蝴 蝶 ，抑 或 是 一
朵 瑰 丽 的 云 ，总 是 兼 容 相 同 的 质 地
和 纹 理 ，那 花 瓣 的 婉 约 、叶 片 的 清
丽 、翅 羽 的 优 美 ，会 给 予 人 们 眼 前 一
亮的美好感受。

已有很长时间未见作家姚桂桃，
书 架 上 有 她 的 一 本 书 ，信 手 翻 阅 时
自 然 想 起 了 她 ，又 不 禁 联 想 到 一 位
民 国 才 女 吕 碧 城 。 这 不 仅 因 为 姚 桂
桃 是 位 秀 外 慧 中 的 优 秀 新 闻 媒 体
人 ，更 主 要 的 是 她 的 才 情 与 遥 遥 相
隔 了 数 十 年 的 中 国 新 闻 史 上 第 一 位
女 编 辑 吕 碧 城 颇 为 相 似 ，皆 为 舒 展
而 奔 放 ，笔 下 的 文 字 率 真 洒 脱 、清 幽
雅致。

姚桂桃创作的文学作品颇丰，过
去 我 常 在 报 纸 及 网 络 媒 体 上 品 读 一
二 ，每 每 读 罢 顿 生 钦 佩 。 只 是 这 样
碎 片 式 的 阅 读 总 会 令 人 意 犹 未 尽 ，
不 免 常 常 期 待 能 集 中 品 读 她 更 多 的
文 学 作 品 。 几 年 前 ，幸 获 姚 桂 桃 出
版 的 散 文 集《纸 上 蝴 蝶》，那 天 ，她 坐
在 一 方 小 桌 前 ，颇 为 认 真 地 在 该 书
的 扉 页 殷 殷 寄 语 ，并 亲 笔 签 名 ，不 禁
又分外感动。

《纸 上 蝴 蝶》由 著 名 作 家 王 祥 夫
作 序 。 祥 夫 老 师 在 序 言 中 写 道 ：“ 读
桂 桃 的 文 章 ，往 往 让 我 想 到 年 月 弥
久 的 旧 丝 绸 ，质 感 与 纹 理 都 在 ，却 有
着 旧 丝 绸 没 有 的 那 种 温 婉 和 美 丽 。”
该 书 的 文 字 是“ 心 性 ”的 ，亦 是“ 诗
性 ”的 ，这 便 让 读 者 对 该 书 充 满 了 向
往 和 期 待 。 对 于 好 的 文 学 作 品 ，我
习 惯 于 慢 读 细 品 ，往 往 是 一 遍 读 罢 ，
隔 上 一 段 时 间 后 一 读 再 读 。 譬 如 ，
读 祥 夫 老 师 的 短 篇 小 说 ，每 读 便 会
被 其 间 氤 氲 的 纤 腻 情 感 揪 扯 不 已 ，
且 愈 揪 扯 却 欲 罢 不 能 ；读 黄 风 的 散
文 ，又 总 是 会 牵 出 诸 多 恍 如 梦 境 丰
盈 而 朴 素 的 想 象 ；读 欧·亨 利 或 者 卡
夫 卡 的 小 说 ，我 亦 喜 欢 翻 来 覆 去 地
读 ，每 次 读 后 亦 会 有 不 同 的 收 获 。
我 素 来 喜 欢 姚 桂 桃 的 文 章 ，如 此 锦
绣之笔岂能匆匆一目而过。

《纸上蝴蝶》所录散文篇章，皆为
姚 桂 桃 过 往 生 活 的 所 历 、所 想 、所
悟 ，随 手 翻 开 任 何 一 篇 文 章 ，自 会 感
受 到 她 的 俊 发 之 才 、柔 婉 之 气 、深 博
之 学 、雅 致 之 习 。 其 间 的 一 草 一 木 、
一 人 一 物 、一 景 一 情 ，作 家 均 给 予 了
美 好 的 关 注 。 姚 桂 桃 的 创 作 源 泉 极
其 丰 富 ，生 活 中 的 纤 微 细 节 她 都 可
以 积 淀 成 金 变 为 美 文 。 姚 桂 桃 很 善
于 以 自 己 的 审 美 理 想 去 把 控 生 活 的
个 性 色 彩 ，并 以 之 迥 异 于 诸 多 散 文
家 的 韵 致 与 格 调 ，形 成 了 自 己 独 特
鲜 明 、清 新 俊 逸 的 创 作 风 格 。 她 的
作 品 注 重 将 普 通 的 生 活 场 景 赋 予 审
美 理 想 的 诗 意 ，往 往 以 诗 性 的 语 言
美 感 去 释 放 自 己 的 情 感 火 花 。 譬
如 ，书 中 的《剪 影》一 文 ，她 在 短 短 的
几 百 字 内 融 合 进 了 向 晚 时 分 生 活 中
的 诸 多 碎 片 ：路 畔 烤 肉 的 香 味 ，水 果
店 翠 绿 的 桑 叶 ，园 子 里 枯 黄 的 草 色 ，
寥 落 而 神 情 漠 然 的 行 人 ，甚 至 有 桥
下 的 建 筑 垃 圾 与 废 弃 塑 料 袋 等 等 。
如 此 众 多 散 乱 的 生 活 场 景 ，在 她 的
笔 下 却 是 纷 披 有 致 ，以 寥 寥 几 笔 便
表 达 出 了 她 强 烈 的 社 会 责 任 感 和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夙 求 。 从 姚 桂 桃 的 行 文
律 动 可 以 感 悟 到 ，她 的 四 周 是 纷 繁

的 事 物 ，而 她 的 心 灵 却 是 明 澈 宁 静
的 。 该 文 最 大 的 亮 点 是 能 从 琐 碎 的
生 活 中 笔 锋 急 转 ，切 入 到 幻 化 的 电
影 镜 头 ，一 个 极 短 小 的 拯 救 灵 魂 的
爱 情 故 事 ，她 很 巧 妙 地 藉 此 来 表 达
自己的思想感情。

世间的美好往往由萧瑟到繁华，
由 漠 然 到 热 情 ，由 丑 陋 到 文 明 ，由 挫
折 到 成 功 。 正 如 她 在 文 中 所 言 ，真
实 而 美 好 的 生 活 其 实 便 是 在 一 直

“ 找 寻 生 命 的 悸 动 ”。 再 譬 如 ，书 中
的《等 待 一 场 雪》，亦 是 短 短 的 几 百
字 。 在 该 文 中 我 们 并 不 能 领 略 到 她
笔 下 旖 旎 的 雪 景 ，却 是 开 篇 引 入 到
一 个 看 似 沉 重 的 话 题 ：今 冬 无 雪 。
文 中 作 家 的 目 光 所 及 皆 为 萧 瑟 之
景 ，“ 风 萧 索 ，草 叶 黄 ，皴 裂 的 田 垄 ，
干 涸 的 土 壤 ”。 然 而 该 文 并 无 艰 涩
之 笔 ，却 是 以 诗 人 的 浪 漫 情 怀 ，赋 予
了 那 个 无 雪 之 冬 遥 邈 美 好 的 古 意 。
姚桂桃的这篇文章是自由豁达的，却
又 是 严 谨 冷 静 的 。 她 的 文 笔 始 终 能
收 放 自 如 ，游 来 游 去 恰 到 好 处 。 文
尾 ，作 家 笔 锋 再 转 ：“ 等 待 一 场 雪 ，如
同等待一泓水，来滋养我们干枯的河
床；等待一场雪，如同等待一次邂逅，
来 澎 湃 我 们 已 经 麻 木 的 思 想 。”这 便
是该文的灵魂所在，亦是她关注社会
挥之不去的思想之光所在。

一 个 作 家 的 文 学 实 践 和 艺 术 修
养 ，只 有 与 现 实 生 活 和 社 会 的 客 观
因 素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一 起 ，他 的 作 品
才 具 有 广 阔 的 文 学 价 值 和 审 美 意
义 。《纸 上 蝴 蝶》这 本 书 是 作 家 对 于
生 活 的 执 着 和 肯 定 ，篇 篇 充 满 了 理
性 思 考 、热 情 关 爱 和 丰 富 的 想 象 ，作
家 亦 是 以 此 一 直 在 滋 养 着 自 己 良 好
的 审 美 情 操 。 从 该 书 可 以 感 悟 到 ，
姚 桂 桃 时 刻 在 发 挥 着 自 己 文 学 创 作
的 主 动 性 ，也 就 是 独 创 精 神 ，她 始 终
有 着 与 众 不 同 的 审 美 认 识 、审 美 发
现，而且具有独特的审美追求。

蝴 蝶 ，象 征 着 自 由 和 美 丽 ，其 破
茧 成 蝶 的 过 程 便 是 一 次 美
的升华。《纸上蝴蝶》，无疑
会 给 予 千 万 的
读 者 更 多 的 美
好 ，同 时 亦 能
在 读 者 的 心 里
扎 下 一 缕 永 不
凋 谢 的 春
风。

大同灯会千字赋
杨杰

一缕永不凋谢的春风
——读姚桂桃散文集《纸上蝴蝶》

庞善强

篆书条幅 张谟书


